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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清代學術，與先秦諸子學、兩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理學在中

國學術史上卓然並稱，足見其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學發展到清代，可謂

綜整前代，蓄積甚廣，但從學術史的角度而言，清代學術較少被關注其儒學發展

的流變。清代學者頗具歷史意識，以及學術定位的觀點，於此江藩《漢學師承記》

及《宋學淵源記》明顯表現出清儒思考本身學術定位的問題，嘗試建構清代儒學

的學術架構尤為顯著，本文即以此為方向，在清代學術中，了解漢學與宋學雙軌

並行，完成清代學術的歷史定位，建構出清代儒學完整的系譜架構，展現出清代

儒學學術更為全面具體之脈絡思惟。 

然而江藩何以為清代儒者著書立言，顯然是為了繼惠、戴昌明漢學之功，通

過為清代漢學家立傳，達到重振漢學的目的，這是江藩編纂《漢學師承記》的真

正意圖，也是惠派尊漢信古的治學宗旨，得以在學術史方面具體的展現。然在「尊

服鄭」、「法程朱」吳門師說的主張基礎下，兼采漢、宋，折衷「服鄭」和「程

朱」的學術主張，不難理解江藩所說的「為是《記》，實本師說」的含義，其旨

在貫徹惠氏之說。因此，江藩編纂《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二書乃承其

師說，以備採擇，兩者相佐，正可呈現清儒更全面之學術樣態。 

本文論述的主軸，以江藩撰著《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二書為中心，

以學術史觀點，循著學術流變的線索，切入清代學者宗主漢學與宋學的背景，以

釐清其中二者之內涵，藉以提供理解清代經學發展的環節，有系統地建立起清代

儒學系譜。再者以清儒本身的學術觀察為軸線，藉由系譜觀點，了解清儒傳承世

系之關係，凸顯每一位經師之地位，及其師承與影響，最後呈現清代儒學學術之

具體脈絡，展現清代學術之歷史定位。 

    欲考察清代學術之歷史定位，應將其和清代在中國歷史上的地位作聯繫，清

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又是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走向近代社會發展

的轉捩點，因此學術發展更形多元、豐富。清廷制定「表彰經學，尊重儒先」的

文化政策，以及編纂圖書與整理典籍的工作，皆有助於提升學術發展之氛圍，及

維繫文化傳統的作用。故江藩之著作，有保留清世學術真實面貌之用意，清儒之

努力，自有其傳承，有其彰顯，而諸儒之成就可蔚為一代之學術成就。 

從江藩二書中，可觀察江藩學術之師承，與時人交遊之情形，江藩常藉由直

接觀察作為第一手資料，因此能深刻道出傳主人物之學術樣態，或藉由間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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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其人格風範，足見材料之豐富。然而探究江藩著書之真正目的在於為書中傳主

人物，確立其歷史定位，尤其特別收錄遺落草澤、踏實治學而沒沒無聞的學者，

此類學者大多無事功可供後人瞻仰，然其一味鑽求學問，於學術成就上不容掩

沒，故江藩自己在《漢學師承記》論到： 

 

    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家邦，咸取

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

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丘園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痻

膚，筮仕無門，齎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

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志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

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1 

 

他在編纂《宋學淵源記》時也談到，朝廷顯宦如湯斌、魏象樞、李光地、熊賜履、

張伯行等人不具錄，對於自己記載的對象，曰： 

 

      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

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

居卿貳，以大儒為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

煩記錄。……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

故特表而出之。2 

 

此一原則或許出於自己的切身之痛，無論是自己，或是他的先師，及他所撰記大

部分學者，都是一生無功名、老死草澤，以經學為志業，甘心隱沒窮困，堅持而

無悔，然而後人又豈可不留意而表彰之，闡幽發微，志存儒學於一線，又豈非儒

者之志業所在，江藩用心，固有其令人佩服之處。 

至於江藩建構系譜的觀念中，最受到關切的應是二書中──儒者的人文精神

及學術思想之脈絡。在人文精神方面，江藩有意突顯出清儒謹守儒門分際的儒士

形象，對清儒人物學行的各色樣貌，多所著墨，特別留意人倫之間，符合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範。在「修身」、「齊家」方面，著重在自身品德，包

                                                 
1江藩：《漢學師承記》（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 年 2 月），卷一，頁 4。 
2江藩：《宋學淵源記》（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 年 2 月），卷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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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忠、孝、節、義、信、仁、愛等，儒門一脈相傳之要求，清儒以此為立身處世

之大節，可謂善繼儒門之精神。其次，彰顯清儒治學的用心，江藩突顯出經學家

之為學成就，並非一蹴可幾，無論其天賦高低，治學皆須按部就班，力學不倦，

許多清儒為學不倦之實例，都在在表述學者為學術奉獻之例證。尤其學者間的交

往互動，彼此共同結社，交相唱和，不因彼此學派觀點互異，而互不交涉。更由

於清代學術環境受到西學東漸，更能將西學的方法與中國的學術相結合，皆可見

清代學術環境在分別漢、宋之餘，其實是兼容並蓄，包容不同學術路線以及外來

文化的情形。 

    而在「治國」、「平天下」之理念基礎上，江藩指出清儒為實踐其政治理念，

描摹出清儒表彰氣節，不願同流合汙，以及抵禦外侮死守家園，終獲得人心所歸

之情事，此乃儒者為學之最終實踐，即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理

想目標。從本文研究中，清儒形象可歸結幾個要點：首先，反清復明之士，謹守

節操，絕不受清廷的威脅利誘。也有學者拒絕與政事有所交涉，而不願為官，然

皆一稟其學，恪守其位，為家國、鄉里留下典型。其次，在混亂不明的局勢下，

清儒有三種作為：一是「有道則見，無道則隱」；二是任官不改其志，不願同流

合汙；三是堅守崗位為民造福。清儒以「仁民愛物」作為施政的具體要務，因此

多能深受人民愛戴，其為家國之貢獻無庸置疑，而江藩所彰顯無疑指出儒學固然

有旨趣之異，但也有終極核心之同，學問多方，但立身行道，無有不同。 

另外，在江藩筆下，特別關注之人物行蹟，可歸納出以下幾端，條列如下： 

一、侍奉至親之形象：清儒事親至孝，晨昏定省，事必躬親，不惜辭官歸養父母，

遇親重疾，不僅隨侍在側，甚至憂勞成疾。親歿，宛如身判死刑，哀痛欲絕，

竟也有憂傷過度，而一命鳴呼者。亦有為父報冤死之仇，與朝廷閹黨立下不

共戴天之仇，終報父仇，江藩有意彰顯清儒謹守孔門恪遵孝道之形象。 

二、學習情狀：清儒有天賦異秉者，聰穎靈敏，博學強記，讀書一目十行，能精

通經史古籍，被喻為神童；有篤志向學者，手不釋卷、誦讀不已，即使遭受

病痛、環境阻撓，仍勤學不廢，如此堅毅卓絕，故清儒研經考史，當作自身

志業，以儒學傳承為己任，讀書不輟，所以才能成就斐然。 

三、交遊情形：清儒交往互動頻繁，以品德互勉，以情義相交，時相書札往來，

彼此討論切磋，甚至理念相合者共同結社，交相唱和，蔚為一股風氣，使學

問更能相得益彰。另外，漢、宋學家雖彼此學派觀點互異，為捍衛自身立場

而疾言厲色、有所爭辯，然在其他學術場合中，是可以共同營造和諧的學術



清代儒學系譜之建構 
 

 152

氛圍。清代學人間，其交往相處，更可窺知儒者學問交流之情形，無論是學

術傳承或是彼此交相唱和，皆開啟清代學術交流的平台。 

四、教化鄉里：清儒言動有則，潔身自持，雖盛暑，必肅衣冠，冬不爐，夏不扇，

以聖人自勉，行道由己，方能以此喻人，因此以德服鄉里，鄉里之中津津樂

道，皆是儒者立身處世、移風化俗之例，江藩特別彰顯清儒符合孔門德化鄉

里實踐情形，更可見儒者雖未建立事功，亦可以立下風範，教化一方。 

五、為政之道：清儒對家國的貢獻不勝枚舉，眼見國家陷入危急之際，揭竿而起，

為民族國家而奮鬥，不惜犧牲生命，也要奮力一戰。見鄉民身陷水深火熱之

中，更有「人飢己飢，人溺己溺」之胸懷，共同抵禦盜賊，救助飢荒，俾使

人民安身立命。清儒之義行，當不辱儒家「仁民愛物」的經世思想。清儒以

實行「仁政」為其最高理想，崇尚氣節，操守廉節，深受人民愛戴，像是惠

士奇、馬驌等人，百姓感念其恩德，紛紛為其立祠，其對於家國之貢獻是無

庸置疑的。遵行儒家政治道德以行之，是為家國、人民之福，而江藩所彰顯

的，無疑指出學問多方，但立身行道，卻無有不同，儒學之用於國，於此展

現。 

另外，江藩關切學術思想方面，則是特別留意傳承脈絡：  

一、在清儒的學術理念方面：江藩特意彰顯漢學家之學術成就，其中包含：

漢學家對研究學問之執著，治學態度之嚴謹踏實，無一事無出處，無一事無來歷，

尤其對中國二千年來的文獻典籍，進行大規模的整理，使豐富的文化遺產得以保

存，更為後人研讀提供莫大之方便，貢獻至偉。其次，清儒之學術成就多方，像

是史學、輿地、天文歷算等領域，或承繼前人成果，為校正其訛誤，皆有獨到創

見。故清儒有極高之學術成就，無論在經學、史學，抑或是詩、詞、文章、律呂

等，皆學有專精。清儒治學方法上，我們考察出「漢學」與「宋學」之差異：第

一，「漢學」治學著重於經典辨證、考據、博覽；而「宋學」著重於經典的詮釋、

省察、實踐。第二，漢儒以「毛、何、鄭」為正宗，堅守一家之言；宋儒以「周、

程、張、邵、朱、陸、薛、王、羅、顧十一子」為正宗，以「主敬」、「良知」

為其宗旨，然各有所宗，卻也彼此相互影響。 

二、清儒的學術承繼方面：清儒少承家訓，受家族長輩調教，家學一脈相傳，

清儒之師法、家法，更出於家學，甚至成為學術望族。對清儒而言，追隨大儒問

學，是莫大榮幸，受業為弟子，恪守師法，更是以之為榮，以江藩所守惠氏之學，

即可為證，而《漢學師承記》之作，更是為表彰師門而作。另一特殊現象是清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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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頻繁，彼此仰慕才學，藉由切磋問難交流學術，甚至影響彼此。故清代儒學

能一脈相傳，無論是縱向傳承──家學、師學；或是橫向聯系──同儕交往問學，

皆能使清代儒學傳衍不斷，此皆為江藩所特意彰顯之處。 

三、清儒理念著作的延續方面：清儒學術深具傳承用意，前人未竟之業，後

學踵繼其志，可見清儒學術傳承之特質；再者為先師遺作，補其缺憾，使前人著

作更形完備，也在清儒慨然立志中續作完成，此皆有補於前人，有功於後世之學

術成就。另外，清儒延續理念，將其未完成之遺作，囑託予子孫為其完成遺願，

或者友人蒐集刊行以昭世人，皆可見學者相互敬重，惺惺相惜的情狀。是故清代

儒者之著書立言，非僅立志傳承前人理念，更期以傳遞自身所學，清代儒者在著

述立言方面，實有勝於前代之堅持，江藩於此著墨，其意深矣。 

由此可見江藩於《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二書中，梳理清儒人物德

行、事功、學術成就以及各自師承、交遊、家傳之關係，呈現豐富之學術樣態。

每論及一位儒者，必交代其學術淵源，或為家學，或為師學，或為交遊對象，以

作為學術傳承之系聯。在述及人物之學行事蹟方面，或為家世背景，或為仕宦之

途，用意在於形塑其學術之影響。江藩刻意留意清儒之歷史使命，或以學行表之，

或以著述表之，然而為其確立歷史定位上，則無可疑。 

    在學術思想之脈絡上，江藩關切的論題在儒者的治學理念，以《漢學師承記》

與《宋學淵源記》書中論及之處，或為家學淵源，或為承繼師學，或為交相問難，

在儒者的經學觀點上，或博通經史，或精於小學，或好金石、輿地、詩文……等，

由於學術成就不同，治經方式自有差異。但在學術地位之認同點上，堅守悍衛各

自學術之立場，其呈現之多元，正顯現清儒學術豐富之樣態與學術思想史上的地

位。 

於此我們可以反思並檢討，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與《宋學淵源記》二書一

出，對當時時代的影響，尤以《漢學師承記》一問世，招來宋學家的反擊，如方

東樹的《漢學商兌》，甚至友人之間也未必全然認同，畢竟《漢學師承記》與《宋

學淵源記》二書，學者的編排及選入，充斥著江藩個人的主觀意識，這便是其書

之侷限處，亦是本文在探究的基礎上，「漢學」與「宋學」學術材料及立場偏頗

之處。 

只是筆者學力所限，對於書中傳主人物之生平、學術成就、理念著作等資料

之考據，尚未全面詳加考覈。再者清儒學術複雜深入，也不是筆者所能妄加評論，

只是如此篤實深厚之學術精神，自必有其相應之學術使命與歷史情懷。本文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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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面切入，乃期許在學術史宏觀角度，關注清代學術傳承脈絡，了解清儒之歷史

定位，彰顯清代學術之價值。 

    清代學術史之論題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學界對於清代漢、宋學問題，多著

墨於漢學與宋學間之利弊得失，然而漢、宋學術彼此交流互動的情形，卻少有關

注，其實江藩分撰二書已有調合之意，所幸江藩本人已開始受到學術界關注，考

據其生平、著作、交遊之情狀，其中值得觀察的是，從江藩本身出發，探討清代

學派形成之過程與交流情形。然本文觀照清代漢、宋學術的同時，了解江藩以學

術史觀點，有系統地建立起清代儒學系譜，完成清代學術的歷史定位，展現出清

代儒學學術更為全面之具體脈絡，斯為莫大之貢獻，於此一則可以補充歷來研究

清代學術偏重「漢宋之爭」的不足；一則彰顯清代漢學與宋學學術特質。 

    總之，以學術史角度了解清代儒學之傳承，更可見江藩《漢學師承記》與《宋

學淵源記》之貢獻，從二書中，可以一窺江藩本人深具之歷史意識，建立清代學

術系譜的成就。筆者以觀察者的角度，梳理清儒的人文精神及學術思想的不同面

向，了解漢學領域與宋學領域二者表現之異同，歸結出清代儒學傳承之完整體系

脈絡，只是面對如此龐大之史料，如此豐富之學術論著，各種不同領域的專門之

學，筆者實乃惶恐不安，深知不足，相對於清儒一生以之艱苦成學，皓首窮經之

氣魄與努力，卻又深感其用心所在，故不揣冒昧，率爾操觚，尚祈學界前輩有以

諒之，並期許日後能深中幽微，彰顯清儒之學術成就。 

 

 

 

 

 

 

 

 

 

 

 


